
“秋风起，蟹脚肥，菊花开，闻蟹
来”。食客们吃蟹的心也跟着痒了起
来，又到了食蟹最好的时节。

鲁迅先生在辅仁大学演讲时说：
“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
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螃蟹有人吃，
蜘蛛一定也有人吃过，不过不好吃，所
以后人不吃了。像这种人我们当极端
感谢的。”这大概是因为螃蟹看起来张
牙舞爪横行霸道且丑陋凶恶全身是壳
的缘故。

螃蟹“横行霸道”，又举着一对蟹
螯，故人们戏称为“蟹将军”。其实，螃
蟹还有许多“雅号”。宋傅肱的《蟹谱》
云:“以其横行，则曰螃蟹；以其行声，
则曰郭索；以其外骨，则曰介士；以其
内空，则曰无肠。”你看，蟹的雅名几乎
与它的腿一样多，这是其他动物难以
匹敌的。

记得第一次上荀子的《劝学篇》
时，我就与同桌窃窃私语提出了质
疑——“蟹六跪而二螯。”不就是说螃
蟹有六条腿，两只蟹钳嘛。可不对
呀，我们捉到的蟹都是八只脚、一对
钳，看来大学问家如荀子也有犯错的时
候，当然，也可能是后人记笔记记错了。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除了最直白
地以“蟹”言“谢”之外，螃蟹还承载着
很多美好的寓意。螃蟹有八条腿、两
只爪，八谐音发，爪谐音抓，合起来即
从八方获得财物，即“八方来财”，而且
获得之后，能够紧紧抓在手中，不会轻
易放手、流失；同时，螃蟹的天性是寻
找水草丰、水质好的地方栖息，因此寓
意着富甲天下、纵横天下的意思。

螃蟹背着蟹壳，而壳即“甲”，古代
科举殿试的成绩分为三甲，一甲三人，
即状元、榜眼和探花，二甲和三甲都是
若干人，分别叫作“进士出身”和“同进
士出身”，因此一只螃蟹象征一甲，两
只螃蟹象征二甲，三只螃蟹象征三
甲。其中，“二甲传胪”是民间广为流
传的吉祥纹样，主绘两只大闸蟹，用它
们的一个蟹螯夹住同一根芦苇，谐音

“二甲传胪”。皇帝宣布殿试登第进士
名次的典礼叫作“传胪”。到了明代，

“传胪”成为人才的代称，殿试二甲、三
甲的第一名均被称为“传胪”。而到了
清代，“传胪”专指殿试二甲第一名。

“传胪”就指代科举中第，“二甲传胪”
的纹样也就蕴含了对考生获得好名次
的祝福。

古人对吃很是讲究，所谓“食不厌
精，脍不厌细”。吃螃蟹更是吃得细
腻、细致、文雅。他们一般有八件工
具，也叫作蟹八件，分别是小方桌、腰
圆锤、长柄斧、长柄叉、圆头剪、镊子、
钎子、小匙这八件东西，这些工具各有
各的用法，分别有垫、敲、劈、叉、剪、
夹、剔、盛等多种功能。有了这八件东
西，螃蟹那真是吃得非常干净。不像
我们现代人吃螃蟹怕麻烦，怕费事费
时，大多是拿起来就掰、撕、扯，吃起来
囫囵地咀嚼，吃得比较粗犷、武断，一
副饕餮相，不客气讲真是“暴殄天物”。

我比较喜欢魏晋时期名士毕卓的
“吃相”：“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
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这种持螯

饮酒的状态，很快成了文人雅士们争
相模仿的对象，借以表达潇洒入世的
快意人生。

在古代，文人士大夫们尤其喜爱
在秋日吃蟹、饮酒、赏菊、赋诗。李白
有“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莱。且须饮
美酒，乘月醉高台”的飘逸；苏东坡则
是“堪笑吴中馋太守，一诗换得两尖
团”的得意；杜牧有“越浦黄柑嫩，吴溪
紫蟹肥”的赞叹；陆游有“传方那鲜烹
羊脚，破戒尤惭擘蟹脐。蟹肥暂擘馋
涎堕，酒绿初倾老眼明”的馋涎；黄庭
坚有“解缚华堂一座倾，忍堪支解见姜
橙”和“想见霜脐当大嚼”的大快朵颐。

史上最会吃蟹品蟹者，非清初文
学家、戏剧家李渔莫属，有“蟹仙”之
誉。李渔嗜蟹,还精于品蟹,有自己独
特的见解。其一,“世间好物,利在孤
行⋯⋯和以他味者,犹以爝火助日,掬
水益河”。是说蟹须独吃,不应与别的
菜一起入锅,不然就像点篝火为太阳
添光,以手捧水助河流上涨一样。其
二,“凡食蟹者,只合全其故体,蒸而熟
之”,谓蟹应整只蒸,不可刀切肢解。
其三,剖一只,吃一只,断一螯,吃一
螯,从蟹壳里出来就入口入肚。他认
为这样吃蟹原汁原味,“气与味纤毫
不漏”。

尤其是在著名的《蟹赋》里提出了
食蟹要先筐、再瓤、次足、后螯的先后
次序。所谓先吃筐,筐就是螃蟹的背
壳,一揭开，“视黄金兮太贱,觑白璧兮
如常”,黄金白璧固然贵重,可不能拿
过来解馋欲、美口腹,比较起来,蟹筐
里的东西鲜美可口,多么实在实惠。
再吃瓤。这瓤,好像是揭开的百宝箱,
黄的、赤的、白的,如金、如宝、如玉,还
没有吃就饱了眼福。“无异黄卷之初
开,若有赤文之可读”就像读书人见到
了书籍(黄卷),见到了文献(赤文),这
喜悦、这兴奋是不可言喻的。最后吃
蟹足。吃蟹脚可以像折断竹子一般折
断它,四对蟹脚,可分为十六节。“二螯
更美,留以待终”,两只大钳子又肥又
嫩,最有吃头,因此,要留到最后吃它,
为食蟹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此外，李渔还自称以蟹为命。自
螃蟹上市之日起到断市之时终，他家
七七四十九只大缸里始终装满螃蟹，
用鸡蛋白饲养催肥。因担心季节一过
难以为继，还要用绍兴花雕酒来腌制
醉蟹，留待冬天食用。在没有螃蟹的
季节，李渔先取瓮中醉蟹过瘾，而后腌
蟹的酒也不会浪费，称为“蟹酿”，一直
喝到来年螃蟹上市。

能与李渔比肩的可能只有当代围
棋大师聂卫平，他也是嗜蟹如命，食起
蟹来多多益善，来者不拒。据报道，有
一次聂卫平到香港，金庸在家中设蟹宴
盛情招待。聂卫平一口气吃了13只大
闸蟹，引得四座皆惊。毕竟平常我们吃
三四只就感觉胃和肚子不舒服了，何况
一气吃了五六斤寒性的蟹。后面有花
絮，说金庸家的佣人好心提醒聂卫平别
再吃了，会吃坏肚子，结果就这一句好
心提醒却被金庸辞退了。我相信这是
好事之徒的添油加醋，依金庸大侠的
胸襟和见识，是不会这样做的。

秋风起，蟹脚肥
曹文远艺境

这是杭州最美好的季节，天高云淡，
风和气清，体感舒适度百分百。开窗读
书，远近浓淡的桂花香便夺窗而入，很快
弥漫在整个房间，书香桂香融为一体，令
人心旷神怡。遥想三月前的仲夏时节，
西湖的荷花已然盛开，在里湖边的长椅
上小坐，满目的翠绿，间或点缀大大小小
的浅红，目光随性而遣，或散视湖面，或
停留叶底，这一湖的荷花便揽入心中。
于是草成了这篇小文。

一

人间天堂杭州，最动人的两样植物
就是，满城的丹桂与西湖的清荷。

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早就入了柳永
的词，可见千年之前，这就是杭州的地标
性的名物了！

对于西湖的荷花，欧阳修《采桑子》
“荷花开后西湖好，载酒来时，不用旌旗，
前后红幢绿盖随”有活色生香的描述，而
杨万里的“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

上头”“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
红”早已广为传颂、家喻户晓。当然，周
敦颐的《爱莲说》可谓登峰造极，这个尤
为文人所重的名作，后人当无出其右者，
这里不必赘述了。

至于咏桂，似无可与《爱莲说》比肩
的作品，却也可略举出一些名句，比如：
唐代诗人宋之问的“桂子月中落，天香云
外飘”。讲的就是杭州灵隐寺的桂树。

“一枝淡贮书窗下，人与花心各自
香。”朱淑真道出了小女子的细腻与淑
婉。该句与程垓的“窗前谁浸木犀黄。
花也香。梦也香”摆在一起，虽男女有
别，面对桂花，其心迹异曲而同工，却也
饶有趣味。

不同于朱淑真的细腻婉约，李清照
也写下了“何须浅碧轻红色，自是花中第
一流”来形容她对于桂花的厚爱，读来自
有一番巾帼之气，与词人的心性相合。
吴文英的“好花偏占一秋香”一句，其雅
霸之意，亦可与其相媲美。

借“更待繁花白，邀君弄芳馥”，欧阳

修不独赞桂花的形与味，也寄托了文人
的趣与情，别有一番意境。

二

西湖的清荷在春夏之际盛开，满城
的丹桂在中秋前后绽放。

荷花香味清雅，怀璧自持，不求闻
达，人只有凑近了，静下心来才能嗅得
到；而桂花香味浓郁，热情洋溢，无远弗
届，扑鼻而入，避之不能，凑近了反而闻
不到，不是人近花不香，而是鼻子的嗅觉
已经被浓郁的桂香熏晕了。

荷与桂，不独香味浓淡有别，形态也
各异，荷花中通外直，不蔓不枝，干茎抽
到一人高就不再生长，一枝一蕊，清新明
了；桂树大的可以长到两层楼高，树冠延
展可达数米，桂枝上的花蕊，密密麻麻，
宛如天上的繁星。两者的轮廓虽然大相
径庭，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是清清爽
爽，荷叶和桂叶，色泽沉绿近墨，厚实淳
朴，边缘清晰，层次感明显，且皆端庄大

方。树干树枝绝无细枝蔓叶，树皮扎实
紧致。

这两种植物不独可看可赏，也有实际
的用处，既可入药，更是佐餐佳品。莲子，
是一味补心的药材，现在竟然开发出了莲
子白酒；荷之根，即藕，可制成各种美食，
藕粉、糯米藕、藕炖排骨等等。桂花一道
美食，桂花糖也颇为人所爱。

三

这是杭州最美季节的最美风景。桂
香的馥郁，与莲香的清雅，恰成对比，一
春一秋，前后呼应，杭州的美有了基本色
和基本味。

其实这两种植物何尝不是杭州人气
质的象征呢，清雅自持与热情洋溢，这两
种反差很大的气质和谐地统一在了杭州
人身上。正如粉樱的纯洁与红枫的烂
漫，无违地统一在京都人身上。

这就是古都的魅力，这是城市的
气质。

丹桂与清荷
罗卫东

读《浮生六记》，读到“秋侵人影瘦，
霜染菊花肥”的句子，瞬间有一股清香
沁入心脾，那样温暖，那样亲切。在那
个故乡的遥远的小山村，老家的篱笆
外，那一大丛黄色的菊花，是不是还在
开着呢？

家里的新房才建好，四周的围墙还
没垒起来，我们就搬进了新房。因为没
有围墙，新房子显得特别敞亮。正是春
天，母亲在院子四周筑起矮矮的篱笆，在
东边开出一块地，翻土、施肥、整平。我
问母亲：“这块地要种什么呢？”母亲摸摸
我的头说：“妞儿说咱们种什么呢？”我使
劲想了想说：“种大米。”因为那时候我特
别向往每天都吃到白白的喷香的大米
饭。“大米种在家里它会很痛苦，因为这
里不适合它。”我点点头。母亲说：“我们
种花吧，绿绿的叶子开着各色的花，看着
舒坦，还有香味儿，多好。”

母亲还从邻居家移栽来好些菊花，
挖坑、培土、浇水，不几天，菊花就展出了
嫩嫩的绿绿的新芽，母亲说它们和我们
一样喜欢新家。

初夏时节，菊花已长得十分茂盛了，
叶子碧绿碧绿，每一棵都挺拔而窈窕。
母亲有时候会望着它们出神，我问母亲：

“菊花不开花吗？你看别的花开得多热
闹。”母亲说：“花儿开花不一定非要图热
闹，开出自己独有的风采才是好的。菊
花是有风骨的花，所以它开花不是为了
图热闹。”母亲的话我听得懵懵懂懂，但
我知道菊花一定有和母亲一样的品性，
要不然母亲不会那么喜欢它们。

端午前后，母亲剪了一些菊花枝条，
扦插在花盆里。我问母亲：“菊花没了根
还会活过来吗？”母亲说菊花很坚强，剪
下来的枝条不但会活，还会活得比以前
壮实，而且花会开得一点也不比地栽的

原棵逊色。果然，十几天过去，盆里的菊
花就开始吐绿绽翠了。

秋天，其他的草花儿渐渐露出衰败之
色，菊花却开始孕育花苞了，起初绿绿的、
小小的，像极了一个个小绿豆。花苞长到
黄豆大小，母亲“狠心地”掐去大部分花
蕾，让我十分心疼。母亲说不能贪多，因
为它不是千头菊，要是贪多，会失了花色。

秋风凉，菊花终于开了，一朵朵，在
凉凉的秋风里，或深红或浅红，每一朵都
开得那么欢喜。

父亲看着菊花，总是会说起那句“采
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我望着
菊花，觉得它很了不起，因为它不怕冷。
而母亲看着菊花，总是露出温情的笑意。

后来知道菊花是“花中隐士”，不畏
秋寒，高雅傲霜，而且用途很广，除了用
来观赏之外，还可食、可酿、可饮、可药，
怪不得陶渊明如此喜爱它，怪不得母亲

如此怜惜它。我也为它心动了。
父亲去世后，母亲一个人抚养我们姐

弟长大成人，都有了可心的工作、家庭。
搬进城里的母亲好几年没种菊花了，她说
楼房不风凉，怕难为了菊花。母亲六十岁
大寿那年秋天，我特意挑选了几盆上好的
菊花带给她，她很喜欢，但花败之后，她执
意让我连盆带花送回了花圃。

转眼母亲也离开我们十多年了，听
弟弟说母亲坟前长出了几株野生的菊
花，我说母亲喜欢菊花，就让它在那里开
着吧。我的脑海里又浮现出童年没有围
墙的院子，东篱下的菊花那么欢喜地开
着，一股热泪伴着菊花的馨香漾上眼眸。

“篱菊数茎随上下，无心整理任他
黄。后先不与时花竞，自吐霜中一段
香。”菊花自尊地开着自己的颜色，在寒
霜里盎然着，让黯然的暮秋初冬肥了些
许生机，更肥了我的思思念念。

霜染菊花肥
王举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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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是一幅细腻而丰富的画卷。在这个季节，大自然用了最深情的笔触去涂抹。但读懂秋天，不仅仅是欣赏满目的斑斓，更是要用心去体会

那份成熟与沉淀的智慧。秋天，用它独有的方式，诉说着关于时间、成长与变迁的故事，那里有对生命最深情的礼赞。

读懂秋天

登山 登山 热血满心田
你登山来我登山
过山寨 迎芙蓉
峰峦妖娆
白云舞蹁跹
你登山来我登山
越霄崖 上云端
风光无限

登山哟 登山
脚踏山之巅
离天三尺三
登山哟 再登山
山那边 飞来夜归雁
山脚下 飘摇起炊烟
登山 嘿哟 嘿哟 登山
几度春秋 山外山
风轻云淡 天外天
登山 嘿哟 登山

秋日登山
竺 泉

义乌西站沐浴在深秋的阳光中，那阳光
如碎金般洒落在站台，站台仿佛被大自然这
位慷慨的画家用金黄色彩精心涂抹。

落叶似轻盈精灵，在微风轻拂下翩然起
舞。每片落叶都是秋的使者，带着季节讯
息，在这古老而现代的站台上演绎生命
轮回。

三十七年前的深秋，怀着对军营的无限
向往，我站在当时简陋却繁忙的义乌火车
站。记忆中，胸佩鲜艳大红花，身着笔挺绿
军装，踏上北往旅程。

那时的义乌火车站虽在城市角落不起
眼，却如温暖港湾，承载无数人梦想与希
望。站台上人头攒动，行色匆匆的人们肩扛
手提，那沉甸甸的货物，不仅是物质重量，更
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许。

在之后的岁月里，我多次探亲归来，每
一次都见证着火车站的新变化。

三十七年光阴转瞬即逝。当再次踏上
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土地，火车站已翻天覆
地。曾经略显局促的火车大厅变得宽敞明
亮，阳光毫无阻碍地洒进，现代化设施如繁
星点缀。旅客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笑容，或轻
松拖着行李箱，或温柔抱着孩子，眼神中满
是对未来旅程的期待。

十八年前，随着小商品市场蓬勃发展，
义乌西站应运而生。这座新建成的火车站，
宛如新星在义乌大地闪耀。

十年前的深秋，“义新欧”中欧班列初
临世间，在义乌西站悠长而肃穆的笛声中，
踏上了充满未知的新征程。这班列把原本
近两月的货物海运时长锐减至二十一天，
如春风给两地贸易带来极大便捷，注入强
劲活力源泉，促使经济迅速交融。两千多
年前，张骞以无畏的勇气凿空西域，开辟出
那闻名遐迩的丝绸之路。时光流转，今朝
铁轨如同大地的脉络纵横交错，“义新欧”
班列恰似一条蜿蜒 13052 公里的巨龙，气
贯长虹地连接着义乌与马德里，成为全球
最长的货运班列。

眼前的义乌西站让我惊叹。站台上，一
列列满载货物的中欧班列整齐排列，宛如钢
铁巨龙蓄势待发。那些货物，是中欧贸易往
来的结晶，是双方合作的硕果。工作人员忙
碌而有序地穿梭其中，脸上洋溢着自豪笑
容，那笑容蕴含对工作的热爱，对义乌崛起
的骄傲。他们不仅在进行日常工作，更是在
见证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在国
际贸易舞台上的崛起与辉煌。

“义新欧”班列背后，是六十多位中外司
机的默默付出与无私奉献。他们面对艰难
险阻，如英勇战士毫不退缩，无论是狂风暴
雨还是崎岖山路，心中只有一个坚定信念，
把货物精准无误运抵目的地。他们的付出，
如涓涓细流汇聚成河，滋养“义新欧”班列不
断成长壮大，成为其前行的强劲动力。

当我站在“义新欧”班列的起点举目眺
望，向西望去，那充满无限生机的丝绸之路
经济带，如沉睡千年后苏醒的巨龙，舒展着
蕴含无限潜力的身躯，承载沿线国家的梦想
与希望，奔向更加繁荣的未来。

如今，“义新欧”班列精心开辟九十条线
路，如同人体细密的经络，将中国与欧洲二
十七个国家和地区的二百二十多座城市紧
密交织。

这是收获的线路，满载中欧贸易往来硕
果，货物如涓涓溪流往来穿梭，恰似秋天田
野运往各处的丰收物产。人员仿若候鸟，怀
着对远方的憧憬与向往，在两地间往返不
息，或是商务人士为合作发展奔波，或是游
客为体验文化风景踏上旅程。文化似轻风，
无声吹拂沿线每一个角落，滋润人们心田，
不同文化在这里相互碰撞交融，绽放绚丽多
彩火花。

在深秋的阳光下，义乌西站的金黄落叶
依旧飘落，它们如忠实史官，默默地记录着
城市的发展瞬间。

面对这幅画面，我心中满是感慨。就像
一位秋天的旅客，看见了布满大片麦穗的稻
田，读见岁月的沉淀，更读见新的生机与希望。

深秋的传奇
陈公炎

晚饭后又到梅坑湖，在村口的那
片稻田里散步。这是一片盛大的稻
田，上次来的时候还是稻苗子青青，转
眼一个多月过去，田野上已是黄灿灿
一片，全是走向成熟的稻穗，低头弯
腰，挤眉弄眼，相互逗乐，激发了我心
头的一片喜悦之情。

随手捋一把稻穗，十几颗谷粒落
在手心里，一颗一颗放进嘴里慢慢咬，
香甜满口。这于我已经成了一种习
惯，每每走在成熟的稻田边，都要捋几
粒稻谷放在嘴里嚼一嚼，那是来自秋
天的一份带着乳香的营养。

我在稻田与溪流之间的田路上
轻轻地走着，两只蜻蜓在稻穗上方一
路伴着我飞，或高或低，或快或慢，为
我表演，给我引路。一丛丛稻穗偷偷
地弯下了腰，顶上的几片稻叶还顽强
地绿着。稻叶青，稻穗黄，青黄相间，
青黄相接。

一片片稻田，悄悄地黄了。低垂
的稻穗像丹青能手，摇来晃去，把秋天
一层一层地穿上黄装。各种各样的
黄，不同层次的黄，淡黄、奶黄、金黄、
雄黄、撒哈拉黄、塔克拉玛干的黄⋯⋯
稻黄，是一种神秘的秋黄，带着一种丰
盈，一种骄傲，黄得不可阻挡又不急不
躁。它默默地膨胀着，慢慢地成熟着，
悄悄地燃烧着，将人间染色，将秋天
酿造。

田坎边的稻子往往长得特别旺

盛，那是因为它们得到了更多的阳光，
产生了一种边际效应，稻秆更高大，稻
叶子青喝喝，稻粒更饱满，黄得更有
力。很多稻穗优雅地弯起来挂在稻田
边，成了大地的耳环。我站在田畦边，
摩挲着一丛丛稻穗，很亲切，它们就是
我少年时代的兄弟姐妹。

走到湖心亭，一个老婆子在稻田
边种葱，她把葱头埋进土里，然后一点
一点覆盖上草木灰。稻穗都高过她的
身子了，披挂在她的前胸后背，看上去
像是挂满了勋章。我跟她说稻子黄
了！她说，是啊，马上就可以收割了！
她说了一个让我惊讶的事：现在山村
的水稻都不需要治虫防病了，以前常
见的稻瘟病和螟虫让人很头疼，一季
稻作要打药好几次，经常有因高温和
药力的作用引起中毒和中暑的事发
生，现在这些病虫害都没有了，也不知
道什么原因。难怪稻子长得清清爽
爽，秀色可人，让人很想跻身其中，把
自己也站成一株稻。

在这个初秋的傍晚，稻子黄得很
年轻，很浪漫，黄得鲜透透，黄得“突
突”响。它们一边生长着一边成熟着，
一片片田野欣欣向荣，自我陶醉。

所有的秋色都被黄进了那一粒稻
谷里。没有在成熟的稻田边流连过很
难说见过真正的秋天，世上最美的风
景还是门前那片稻。这个秋天，我就
坐在田边看稻子黄。

秋野稻黄
刘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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